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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重新品尝家的温暖和亲情，让孤独者不孤独，
让悲伤者不悲伤。

北川县妇联的不完全统计，“5·12”大地震后，北川全
县产生了2000多个丧偶家庭。

永失我爱之后，再寻爱的过程也是一种重生。
今年4月26日，北川擂鼓镇猫儿石村吉娜羌寨20对震

后重组新人在此举行集体婚礼，上千名宾客为新人祝福。
我们已经品尝了曾经的磨难，新的生活正在开始。一

年之后，逝者安心，生者幸福，也许是对所有人最大的安慰。

婚。

“再婚是因为地震后
儿子还这么不懂事”

北川县曲山镇沙坝村和茅坝村的居民
混杂住在社区 B 区。在一间板房内，周永琼
和她的儿子薛超正掀起一场无硝烟的战
争。而周永琼那结婚才一个月、还没有“完
全走进她内心”的现任丈夫贾怀旭，此时更
觉像个外人，很知趣的一声不吭，独自忙进
忙出，洗洗涮涮。

周永琼娇小的身子正坐在赭红色的沙发
上，那是贾怀旭从原来倒塌的家中背出的。电
视里的节目不断跳闪，橱柜里的碗具参差不齐，
床上衣物凌乱，她熟视无睹，只是在那里自怨自
艾：“我好痛苦哦。”

事情起因很简单，周永琼想让儿子跟着老
贾的两个孩子学做生意——在任家坪，那两个
娃儿一个卖旅游纪念品，一个炸油饼。她盘算
着，让儿子多学些做生意的经验，她好将前夫死
时保险公司赔偿的6万元钱拿出来，让儿子“自
己干点啥”。

“他没干两天就跑回来说，他在那儿干活没
得到应有的报酬。我看不懂他究竟想干啥，气
得我前晚上哭到半夜。”周永琼说，在B区的东
面，她有一间板房，现在是儿子一个人住。薛超
也闷闷不乐，那张才 20 岁的脸，透着与这个年
龄不相称的沉郁。这天早上，与他同龄的一个
伙伴，离开了板房社区，并发誓永远不再回来。
他暗暗计划着自己也要这么干，等考到驾照就
离开这儿，甚至离开四川。

儿子的这种想法无疑加重了周永琼的愤
懑。她始终认为自己之所以再婚，“就是因为地
震后儿子还这么不懂事”。当初在九洲体育馆
的帐篷营里，她哭晕过无数次，倒在床上不吃不
喝连续几天，守在身边的儿子却比较木然，这不
得不让她感到失望，以至于她一看到儿子扎着
的耳钉，心里就恼火。她觉得孩子前途渺茫：

“他就爱瞎扯，将来怎么得了？”

“我和老公结婚20年
了，只吵过一回架”

“我和老公结婚 20 年了，只吵过一回架。
他是多么好啊！他特别能干，特别吃苦，很多广
告公司找他干活，赚的钱再多再少，他全都交给
我管。”“5·12”那天早上，丈夫像往常一样在街
上踩三轮。翻天覆地后，等她从沦为废墟的食
品厂里挣扎着爬上来，就再也找不到丈夫了。

提到死在北川中学的女儿，她爬上床头从
枕套里摸出一张旧照片。“你看，她长得有多
乖。学习从来不让我操心，从小到大所有的文
具都是她自己得的奖品。她死后，老师一见到
我就落泪。”前几天，周永琼在路上看到一群放
学的中学生，“我一下就晕了，然后哭了一两个
小时。”周永琼说，如果不是女儿走了，儿子又不
争气，她可能不会再婚。

“他虽然比不上我老
公，但人还是不错的”

以前在村里，薛家和贾家的关系一直很亲
近。贾怀旭除了比周永琼前夫爱抽点烟、打打
牌以外，其他的还真差不多。贾怀旭说：“一场
地震，老婆走了。家里连个做饭的人都没有，衣
服堆起也没人洗，晚上更是连说话的人都没
了。”在板房里，他和两个儿子有一段时间天天
吃泡面。有时吃着吃着，父子三人的眼泪就直
往面汤里掉。“去年10月份，我弟媳妇出面撮合
我们，当时周永琼没同意。”贾怀旭腼腆地说，虽
然没有血缘关系，但论辈分，贾怀旭要比周永琼
前夫矮一辈。

但此后，贾怀旭却越看周永琼越像他死去的
老婆。“我老婆比她要高要胖，和她一样是个女
强人，比较聪明，什么事一学就会，别人越说她
行，她就越要做好给别人看。”如果不是今年 3
月份周永琼在板房里生病，被贾怀旭撞上了，他
们恐怕又要失去一次机缘。“那会儿我背起周永

琼，一路小跑去了医院，她特感动。”贾怀旭说。
后来，周永琼心想，自己病在小屋里，儿子

却不知跑哪儿去了，想喝口水都不行。毕竟自
己才40多岁，未来的路还长着呢？“他虽然比不
上我老公，但人还是不错的，以前跑运输很顾
家。”尽管已和贾怀旭领了结婚证，周永琼仍不
自觉地将“一前一后”作比较。

“这很正常。”贾怀旭对这种比较表示理解，
“回头再陪她到医院看看病，事情老闷在心里
头，气自然吐不出来。”

“新生活会像泡菜一
样，久了味道才足”

薛超在板房内继续做着他离家的梦。屋里
搁着一架望远镜，是他曾经送给妹妹的礼物。
他望着它，低下头去。

地震发生时，他在山西当厨师，干活时充满
无穷的力量与憧憬，而今他全无半点斗志。对
于母亲再婚，他说：“我希望妈妈过得好一些，只
要是她觉得好的，我都会支持。”

母亲伤心欲绝时，薛超何尝不是在背地落
泪。“我想起来就哭，哭到最后也就没眼泪了。”他
苦笑，“爸爸辛苦了一辈子，做了一生的老好人，
到头来又怎样？什么都没有得到，连尸首在哪儿
都不知道。我有个朋友，他弟弟死后，他什么也
不想做了，每天就坐在那里发呆，越想越难受。”

从山西回来后，薛超在绵阳找过一份工作，
没干几天就放弃了。后来他去做过心理咨询，最
终也放弃了。“一旦有机会，我要彻底离开这个熟
悉又伤心的环境。我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待着，
不用挣很多钱，一家人每天能开开心心地坐在一
起吃饭就行了。”他仍在怀念昔日的美好时光。

“贾叔叔人很好，也很可靠，他的儿子也很老
实。妈妈和他们在一起我放心。”说完这句话，薛
超就凝视着前方的一坛泡菜，再也不吱声了。

而在不久前，周永琼还曾指着这坛泡菜说，
他们的新生活会像泡菜一样，“久了，味道才足”。

据北川县妇联的不完全统
计，“5·12”大地震后，北川全县
产生了2000多个丧偶家庭。

政府部门是如何看待丧偶
家庭重组的？北川县妇联主席
尚新琼介绍，妻子或丈夫遇难，
整个家的天就塌下来了，丧偶
的人更需要有人依靠和抚慰，
尤其需要来自家庭的温暖，因
此北川县政府部门非常支持丧
偶家庭重组。截至目前，北川
已出现一系列政府参与、举办
的联谊活动和婚庆活动。比
如，今年2月28日和3月8日，在
北川擂鼓镇和绵阳永兴板房
区，妇联组织了两场大型相亲
会；4月26日，北川县不仅组织
了20对重组新婚夫妇的集体婚
礼，还准备了价值10万元的厚
礼，让他们到海南三亚5日游。

北川县曲山镇婚姻登记员
罗莉介绍，地震以来，她经办的
重组新人80多对。据她了解，
大概有80%的丧偶者重新找到
了另一半，大部分还在交往中，
正朝着重组家庭的方向发展。

甜蜜地爱，我们让家庭重新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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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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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来自北川的新人王晓
莉与郑植耀（左图）、刘培与余鹏（右
图）在玉龙雪山脚下合影，见证战胜
悲痛后的爱情。 新华社发


